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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再发现

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蜀文明在有自己的特点之外，也具

备与华夏一致的文化礼制系统。

神秘浪漫的古蜀文明

古蜀文明崇尚巫蛊文化，带有

神秘主义，独具特色。但是从公元

前 316 年古蜀国被秦国所灭开始，

古蜀文明开始被中原文明同化，逐

渐融合入中华文明之中，在汉朝初

年消失。

在李竞恒看来，这样的一种流

变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中原文化是

经历过轴心突破的，相对于古蜀原

住民文化而言更为先进，具有更强

的影响力和同化能力。据《汉书·循

吏传》记载，西汉景帝时蜀地的太

守文翁将巴蜀精英都送到国都长安

去学习，或受业博士，或学律令。

当时的博士，按照钱穆考证，有儒

家的，也有黄老、法家的。由于中

原郡县制和律令管理制度在蜀地的

确立，要在这样一种社会中跻身于

上层社会，就必须掌握中原的经学

或律令等知识，因此《汉书·循吏传》

说当时蜀地富人甚至出不少钱让子

弟去受中原式的教育。这样一来，

蜀地的上层人士接受了中原文明的

熏陶，为了自身的发展，不会再选

择遵循古蜀文明的框架。“当时的

人如果还守着古蜀文明的生活方式，

可能只能去做占卜师。”

不过，古蜀文明里的神秘主义

文化部分，在后来的道教中传承下

来。东汉时期，蜀人张道陵在蜀地

创立道教时，在符文中就使用了很

多古巴蜀的文字符号。再如，道教

中关于“羽化登仙”的观念，可能

就源于古蜀文明中以人首鸟身神像

为特征的鸟崇拜，古蜀早期几代蜀

王族名，就是鸟类。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这种三神

组合以后也在蜀地继承和发扬，都

江堰在秦汉时期的“三神石人”、

早期道教的天地水“三官”等以及

后来流行的一主二从的佛像、道教

造像的像设布置，可能也有古蜀文

明宗教礼仪传统的影子。

“要观察一个文明的思想核心，

应该看它的宇宙观是怎样的。”李

竞恒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山

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

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地

形》说：“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

其华照下地”。在上述中原文献表

达的观念中，宇宙中的神树是扶桑、

建木，是十只太阳神鸟栖息和轮番

工作的地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

树上的九只鸟，其实表现的就是太

阳神鸟；之所“少一只”，是暗示

还有一只正是天上的太阳。他认为：

这种观念和表达与中原文明相同，

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分支。

《山海经》《淮南子》成书时

期为战国秦汉，所以有的学者认为，

古蜀文明的考古发现将人们认识的

这种宇宙观念产生的时间提早了

一千多年。

孙华撰文指出：古蜀文明对中

国城市规划思想做出了贡献。古蜀

国已经发现的都城遗址，无论是三

星堆遗址、金沙村遗址和古蜀成都

遗址，其规划都是将城市选址在一

条东西向江河的南、北两岸，从而

将都城划分为南、北两个城区。都

城的北部是世俗功能区，都城的南

部是宗教祭祀区，宫殿区则位于城

市西北部的地势最高处。这种法像

天地、人神分区的都城规划思想，

在秦灭古蜀后被秦国所接受。直到

隋唐时期，东都洛阳号称“神都”，

其规划不同于西京长安，还体现了

源自古蜀的规划思想。

古蜀文明还在技艺上做出创新。

“尽管三星堆文化以来的青铜和玉

石技术都非独立发明，但古蜀的人

们却创造性地制作了具有很高艺术

水准的青铜神像、人像、动物和植

物群像，并将玉器工业发展到了一

个‘狂野’的极致。”孙华表示。

秦汉在四川设立制作特种工艺品的

工场，“蜀郡工官”和“广汉工官”

下图：这是在位于四

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

博物馆拍摄的 1986

年出土于三星堆2号

“祭祀坑”的青铜神

树（3月17日摄）。


